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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·军史发现军史发现

1934 年 11 月 中 旬 ，中 央 红 军 突

破 国 民 党 军 第 三 道 封 锁 线 后 ，由 湖 南

省 南 部 向 今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北 部 前

进。蒋介石为了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

江以东地区，调集重兵围追堵截。在突

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生死关头，一座

祠堂见证了中央红军官兵的英勇无畏。

三官堂，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

兴安县界首镇，始建于 1912年，因民间供

奉道教的“天官、地官、水官”而得名。房

屋为砖木结构，分前后两厅，中有天井。

它坐西面东，门前紧临碧波荡漾的湘江，

距离界首渡口不到100米，而且地势较高、

视野开阔，在这里能够清晰地观察到界首

渡口及两岸的战况。因此，红军到达界首

后，中革军委、红3军团的临时指挥部设立

于此。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凛冬，三官堂

内，电报声、电话声不绝于耳。

光华铺阻击战阵地距离界首渡口

仅有 5 公里，战斗的胜负直接影响中央

纵队能否顺利渡江。桂军以占有绝对

优势的兵力轮番猛攻光华铺，红 3 军团

第 4 师 10 团官兵伤亡极其惨重。从三

官堂发往阵地的命令和收到的战况汇

报，记录了当时的情况。

11 月 30 日，前线传来消息，第 10 团

团 长 沈 述 清 在 与 敌 激 战 中 壮 烈 牺 牲 。

时任红 3 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来不及悲

伤，立即下达命令：“任命师参谋长杜中

美接任第 10 团团长，必须死守阵地！”

然而，仅仅几个小时后，电话里再

次传来噩耗——刚刚接任的杜中美团

长 在 率 部 反 击 时 ，壮 烈 捐 躯 。 一 日 之

内，团长和继任团长先后牺牲，彭德怀

悲痛不已，随即向前线发出指令：“就是

剩下一个人，也要守住阵地！绝不能让

敌人靠近界首渡口半步！”最终，红 3 军

团第 4 师 10 团官兵在光华铺地域顶住

了桂军一个师又一个团的猛烈进攻，付

出巨大代价，完成了阻击任务。

11月 30日夜至 12月 1日凌晨，湘江

战役进入了最白热化、最惨烈的阶段。国

民党军数十万大军从北、南、东三面收缩

包围圈，南北两翼的脚山铺、新圩、光华铺

阵地面临被全面突破的危险。当时，大量

中央红军主力、中央机关仍滞留在湘江以

东，可以说生死悬于一线。12月 1日凌晨

1时半，中革军委从三官堂向全军下达了

紧急作战命令，命令各野战军主力消灭由

兴安、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，钳制桂军以

及由东尾追而来的周浑元部，保证红军后

续部队于 2 日早渡过湘江。凌晨 3 时 30

分，中央局、中革军委、总政治部又联合给

红 1、红 3军团下达了一定要保证执行中

革军委上述命令的指令。

该指令中最震撼人心的段落是：“一

日战斗，关系我野战军全部。西进胜利，

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，退则我野战军将

被敌层层切断……我们不为胜利者，即为

战败者，胜负关（系）全局。人人要奋起作

战的最高勇气，不顾一切牺牲……望高举

着胜利的旗帜，向着火线上去！”

这 封“ 一 日 电 ”，明 确 告 知 全 军 官

兵，当前已到了“不是生存就是毁灭”的

生死关头。它打破了部分人的侥幸心

理，凝聚了全军破釜沉舟的意志。

接到电令后，负责掩护的红1、红3、红

5军团官兵，在弹尽粮绝、伤亡极其惨重的

情况下，爆发出了惊人的意志力与战斗

力。他们用血肉之躯死死钉在阵地上，与

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，为

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从三官堂门前的界

首渡口抢渡湘江，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。

三官堂不仅是指挥作战的中枢，更

是 中 央 纵 队 与 红 军 主 力 过 江 的“瞭 望

台”，直接见证了红军浴血抢渡与阻击

的悲壮时刻。

就在三官堂正门外的江面上，红军

工兵连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，

用向乡亲们借来的门板、床板和几只小

木船，搭起了一座简易的浮桥。在这座

摇摇欲坠的浮桥上，军委第一、第二纵

队以及部分野战军部队，蹚着冰冷刺骨

的江水，艰难地渡过了湘江。

湘江战役期间，中央红军在界首镇

展现出了铁一般的纪律。红军为了搭建

浮桥，向三官堂周边的百姓借用了大量门

板，每一块门板上都细心地编了号码。当

大部队渡江完毕，负责掩护的官兵在面临

敌人合围的生死关头，依然恪守纪律，将

“幸存”的门板按编号挨家挨户地归还，甚

至对损坏的物品进行了赔偿。

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

壮烈的一战，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

亡的关键一战。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

了 湘 江 ，也 染 红 了 界 首 百 姓 的 心 。 后

来，当地群众为了纪念这支纪律严明、

为劳苦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队伍，自发

将“三官堂”改名为“红军堂”。

作为湘江战役旧址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红军堂已于 2006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

文物保护单位。它静静地伫立在湘江

之畔，斑驳的外墙上残留着当年炮火的

痕迹，内墙上还有红军官兵用毛笔写下

的标语。这是一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古

老建筑，也是一座承载着红色历史的丰

碑 ，向 后 人 无 声 地 诉 说 着 红 军 英 勇 无

畏、向死而生的壮烈历史。

三 官 堂 前 湘 江 红
■雷 洁

军史回眸

军史撷珍

1947 年夏，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，

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、政治委

员邓小平率主力强渡黄河，首战鲁西南，

接着千里跃进大别山。我有幸参加了这

一壮举。

鲁西南战役之羊山集大捷后，8 月 7

日，刘、邓首长着眼全局，克服诸多困难，

毅然率主力 4 支纵队在华东野战军的掩

护下，迅速穿过当面敌人的合击阵地，向

敌之战略纵深疾进。

部队分为左、中、右路，刘伯承、邓小

平率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同第六纵队

走在中路。8 月 14 日，部队按预定计划

在豫皖苏解放区的大牛岭、吴台庙、杨蔡

园休息一天。刘、邓首长命令：8 月 16 日

上午 11 点半，向黄泛区开进。

黄泛区，是 1938 年 6 月日本侵略军

向中原地区进犯时，国民党军不战而退，

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附近的花园口黄河

大堤，以阻挡日军前进，结果使河水泛滥

而形成的。黄河水淹没了河南、安徽及

江 苏 所 属 44 县 、5.4 万 平 方 公 里 土 地 。

黄泛区横宽达 20 公里左右，遍地积水污

泥，浅则及膝，深则及脐，没有道路，没有

人烟，行走十分困难。

这时蒋介石尚未看出我之战略意

图。他错误地判断刘、邓所部在其大军

压境下，既因河水暴涨不能北渡，又因

部队疲惫不敢再战，只好向南“流窜”。

因此，国民党军仅以其整编第 46 师一部

自蚌埠西进太和，在沙河布防，而以主

力 20 个旅组成第一、第二梯队，尾追刘

邓野战军，另以 4 个旅在平汉线侧击，以

2 个 整 编 师 及 1 个 交 警 总 队 布 防 于 柘

城、鹿邑地区，企图围歼刘邓野战军于

黄泛区。

对于敌人的错误判断和兵力部署，

刘伯承、邓小平并未感到轻松，因为十几

万人马，要突破 20 余公里布满泥水的天

然障碍，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。

为了加快行军速度，尽快通过黄泛

区，刘伯承、邓小平命令我们彻底轻装，

少数榴弹炮、野炮等重武器和辎重用马

拉人推，有些则拆开来扛着走。8 月 16

日，邓小平和李达还两次来到直属队，检

查我们轻装情况，要求我们将多余的枪

支弹药以及笨重的东西留下，交给当地

的鹿邑县政府。

为了和敌人抢时间，部队以日行 80

里左右的速度急行军。8 月 17 日，各路

部队先后进入黄泛区。作为参谋人员，

我要先把行动路线搞清楚。为了弄清前

进道路的情况，我访问了当地的老乡，询

问前面的地形、地名。老乡告诉我，要想

照着地图去找小王庄、小张庄，已找不到

了，现在都是一片汪洋。尽管如此，我们

还 是 根 据 地 图 ，依 稀 辨 认 着 前 进 的 道

路。眼前是望不到边的汪洋，要不是尚

有一些民房的屋顶和树木的顶梢露出水

面，谁也不会想到这里原来是一片村镇

和沃野。

步兵、炮兵、骑兵冒着酷暑走进泥水

里。有的地方，看上去水已干涸，但一脚

下去，却是稀烂的胶泥。前脚拔起，后脚

又陷下去，使劲越大，陷得越深，甚至拔

不出来。炮车轮越旋转，越往下沉；马匹

嘶叫着、挣扎着艰难前进。连参加过万

里长征的老红军都觉得如同当年过草地

般艰难。

部队根据当地群众的指点，利用木

板、干草以及破棉被，把陷在泥里的人马

救出来。熟悉黄泛区地形的老乡，主动

设置路标，铺垫杂物，指引道路，帮助部

队通过。

刘伯承、邓小平拄着棍子，也夹在满

身沾着泥浆的人群中间，与我们共同跋

涉。刘伯承边走边观察，发现不远处，一

小群人正在推拉着大炮。这是几门榴弹

炮，刘伯承认为这种重炮过黄泛区确实

困难，就命令炮兵把他们藏起来或者炸

掉。炮手一面执行命令，一面却十分舍

不得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武器。后来听炮

团团长张良说，他们还是将取下的炮闩

一直背到了大别山。

8 月 18 日夜，我们终于通过了黄泛

区，向大别山继续进发。

（文章摘编自《来时的路：亲历者讲

述红色故事》“千里跃进大别山”卷，有删

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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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，有一盏马

灯静静伫立于展柜中。这盏马灯自带岁

月的肌理，细节里藏着文物的厚重与温

度。灯身的铁架布满斑驳锈迹，透明玻

璃罩上的红色“十”字早已褪去光泽。这

盏马灯无声诉说着那段光辉历史。

马灯的故事与南昌起义的枪声紧紧

相连。1927年 8月 1日凌晨，黑暗笼罩着

南昌城，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

派的第一枪即将打响。彼时，参加起义的

部队名义上仍属国民革命军，官兵与敌军

穿着相同的军服。如何保证官兵在夜间

作战时能准确辨别敌我？中共前敌委员

会规定，起义军官兵颈系红色领带，臂扎

白毛巾，马灯和手电筒均画上或贴上红色

“十”字作为标识。标识的颜色为红、白两

色，在夜间十分醒目。红色领带和白毛巾

便于收纳，佩戴也方便。而且，红色领带

代表着与旧时代的决裂，象征一支红色的

军队。马灯是夜间照明工具，预示着南昌

起义即将照亮中国革命的新方向。手提

带红色“十”字的马灯，由此成为南昌起义

官兵的鲜明标志之一。

起义前夕，战士们正在紧张地擦拭

枪 械 ，检 查 弹 药 背 包 ，等 待 着 作 战 命

令。就在这时，周恩来和叶挺来到部队

营 房 检 查 战 备 情 况 。 周 恩 来 叮 嘱 道 ：

“今天晚上我们要缴反革命部队的枪，

你们随时听号令行动，凡是碰到脖子上

围着白毛巾，右臂缠着红布，电筒上有

红‘十’字的部队，都是自己人，不准开

枪。没有这些标记的，碰到就打。”叶挺

看着战士们，坚定地说：“这是和反革命

搏斗，打起来以后，要不怕牺牲！”伴着

马灯的光芒，战前动员的话语鼓舞着每

一位起义战士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三声清脆的枪声划

破南昌城的夜空。这是起义打响的信

号。“冲啊！”官兵冲出营房，向南昌城的

守敌发起进攻。顿时，枪声、爆炸声和官

兵的喊杀声不绝于耳。城内老营房、新

营房、天主堂、牛行车站等地的战斗捷报

相 继 传 来 ，但 贡 院 战 斗 却 打 得 十 分 激

烈。负隅顽抗的敌人向贡院附近的第

72 团团部猛扑过来，妄图冲出包围。面

对蜂拥而来的敌人和猛烈的火力，守卫

团部的起义军教导队队长陈守礼不顾个

人安危，冲到队伍最前面，一手开枪还击

敌人，一手高举马灯高呼：“顶住！不准

退！”战士们被他身先士卒、不怕牺牲的

精神感染，继续奋力反击。陈守礼带领

十 几 名 学 兵 ，打 退 了 敌 人 的 一 次 次 进

攻。他自己却不幸中弹，壮烈牺牲。

岁月流转，烽火远去。南昌八一起

义纪念馆建馆之初，工作人员征集到一

盏带有红色“十”字的马灯。如今，这盏

马灯静静地陈列在纪念馆中，提醒着我

们：不忘来路，以初心为灯，在新时代的

征程上续写新的辉煌篇章。

左上图：带有红色“十”字的马灯。

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藏

马灯见证“第一枪”
■刘小花 万义兵

图文军史馆

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二楼，

人们总会在两份表格前驻足凝思——

一份是《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

动日程表》，一份是《野战军南渡贡水计

划表》。这两份表格，是依据相关文物

原件重新制作而成的，其中节奏紧凑的

时间节点、精准周密的行军部署、权责

明晰的部队分工，让我们清晰感受到，

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行动态势，有力

证明红军长征是有组织的战略转移。

1933 年 3 月 ，第 四 次“ 围 剿 ”惨 败

后，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称：“此

次挫失，凄惨异常，实有生以来唯一之

隐痛。”9 月，蒋介石亲任总司令，调集

50 万兵力，分三路围攻中央苏区，开始

对 中 央 苏 区 进 行 规 模 空 前 的 第 五 次

“围剿”。

彼时，在中央苏区，“左”倾的军事指

挥策略已经占据上风。掌握军事指挥权

的博古、李德，一改以往集中优势兵力在

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方针，反而与装备精

良、兵力占优的国民党军打“短促突击”和

阵地战，结果自然不言而喻。随着广昌、

会昌筠门岭相继失守，南北大门彻底洞

开，中央苏区完全暴露在敌人威胁之下。

形势急转直下。战略转移、突围求

生，成为保存革命火种、延续红色血脉

的唯一出路。但突围之路在何方？

1934 年 9 月 20 日，一份密电从于都

发出。电报里，毛泽东同志将在于都调研

的情况详细汇报，不仅有精准的水文数

据，也有对国民党军薄弱环节的洞察。正

是这份一手情报，为中央从于都方向突围

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支撑。

9 月 30 日，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

主力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。

绝境之中，谋定而后动。为规避敌

军侦察、隐蔽战略意图，中革军委秘密

统筹全军转移部署。

由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分散各地，从

10月 7日起，中革军委陆续向各军团，以

及中革军委直属机关部队下达撤离战场、

集结转移的命令。

行 动 在 敌 人 眼 皮 子 底 下 悄 然 展

开。红 1、红 3、红 8、红 9 军团从战场上

悄悄撤下，防务由红 24 师和地方独立团

接替。红 5 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，接替

红 1 军团防务坚守兴国一线抗击周浑元

纵队，迟滞迷惑敌人，保证中央机关和

中央主力红军的隐蔽与集结。

10 月 9 日，一份盖有中革军委印章

的绝密计划《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

日行动日程表》出现在各主力部队高级

领导干部的案头。

这是有记载的第一份部署中央红

军长征行动的文件。这份日程表以 11

天为周期，精准规划了中央红军主力、

军委纵队、中央机关的每日行军路线、

集 结 地 域 、行 进 时 限 与 警 戒 部 署 。 日

程 表 明 确 各 军 团 各 司 其 职 ，主 力 部 队

开路攻坚、后卫部队阻击断后、机关纵

队稳妥跟进，同时统一安排全军休整、

筹粮、架桥、伤员转运。这份周密详尽

的 日 程 规 划 ，让 红 军 在 万 分 危 急 的 情

况下，做到忙而不乱，并寻得了有序突

围的生机。

计划中所包含的信息严格执行保密

原则，“对于部属只告以每天的行进路和

宿营地”。近 9万大军，去向何方，这是一

个真正的秘密。敌人不知道，奔走在山

间小路上的红军战士也不知道。

白日里，敌机贴着公路低飞，银白

的机翼擦着树梢掠过，如同一只恶狼，

搜寻着地面上任何一丝异动。山间小

道上，红军战士如同磐石，静默地执行

着休整的命令。当最后一抹夕阳沉入

山间，先遣道路侦察队已悄然前出，探

明道路情况。每遇岔道，他们便撒下石

灰作为标识，为后续队伍留下无声的指

引。紧跟着前方的队伍，一道道身影融

入夜色，在崎岖的山径中疾步前行。直

到最后一支队伍走过，红军战士便擦去

所有印记。当天边泛起鱼肚白，队伍再

一次蛰伏于山林之间。

灵活机动是红军克敌制胜的不二法

门。10 月 12 日，于都县窑塘的朱屋，朱

德、周恩来等领导人再一次对红军突围的

各项具体工作进行研究部署。随后，一封

中革军委的电令下发各军团、纵队：“将该

表规定野战军全部行动，按日推迟一天执

行，但中央纵队仍于今十二号晚移动。”

无论是月朗星稀，还是暴雨倾盆，

队伍始终按照日程表严格执行。高强

度的夜间行军，让年轻战士感到疲惫。

有时队伍拖得过长，在蜿蜒曲折的山间

走走停停，停的时间稍久，就有人站着

睡着了。时任前卫部队红 1 军团 2 师 4

团政委的杨成武后来回忆，“这种行军

途中立着睡觉的现象，过去有过，但是

极少，现在却多了。”

暗夜行军，火把成了唯一的光亮。

为了隐蔽行军，每个连队只可打 3 个火

把。火光在浓稠的夜色中颤颤地亮着。

微弱的光亮，刚刚够照亮脚下几步路的

距离，让年轻战士们跟紧前方战友的脚

步。这支绵延在山间小路上的庞大队

伍，无论来自哪个军团、属于哪个纵队，

目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——于都河。

8.6万余人的庞大队伍，如何才能悄

无声息横跨 600 多米宽的河面而不被敌

人察觉？时任红军工兵分队指挥员王

耀南回忆：“1934 年 10 月上旬，我正组织

工兵在宁都县构筑工事，准备与国民党

军队决一死战。接到去于都河架设浮

桥的命令后，于 10 月 12 日上午到达河

边。当时，于都河面宽 600 多米，平均水

深 1 至 3 米，我用一片树叶测试了河水

的流速，最大流速每秒 1.2 米。河上没

有桥，大部队要过河，只有架设浮桥。”

这是一场难度不小的考验。敌机

盘旋，浮桥必须昼拆夜建。入夜开工，

难题接踵而至：河面太宽，船只驶入桥

轴线时难以精准定位；夜间作业，指挥

员 的 口 令 被 水 声 吞 没 ，旗 语 也 隐 入 黑

暗。幸有老船工提醒：在每条船中间挂

一盏马灯。船入轴线，灯火连成一线，

如星河横卧；哪只船偏离，灯便脱出队

列，一目了然。

灯 火 之 下 ，是 于 都 百 姓 无 言 的 支

撑。门板、瓜棚的木材，甚至老人的寿

材，被百姓源源不断送到河边。军民合

力，浮桥终于架通。

10 月 16 日，先头部队抵达于都河

畔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份绝密计划下发全

军——《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》。这

份专项渡河计划表，将千头万绪凝结为

清晰的指令：各部队专属渡口，渡河日

期与昼夜梯次时段，渡河器材的调配，

军委第一、第二野战纵队与各军团及后

勤梯队的先后次序，乃至警戒、船只调

度、宿营地域，无一遗漏，纲目分明。

17 日，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与红军主

力部队开始渡河。数万红军以《野战军

南渡贡水计划表》为纲，暮色降临架桥渡

河，拂晓之前收队清场，将河面、岸边恢

复原貌。拆桥搭桥，反反复复，达 15 次

之多。夜色笼罩的于都河畔，没有喧嚣

呐喊，只有脚步声、流水声，以及低沉的

送别声。数万大军井然有序、昼夜不停

奔赴前方。每当天光渐亮，于都河畔，不

见千军万马，唯有静水流深。

10 月 20 日 入 夜 时 分 ，鲤 鱼 渡 口 。

当最后一批红 5 军团 34 师的战士疾步

走过浮桥，踏上南岸的土地，8.6 万余人

的红军部队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了这场

渡 河 行 动 。 在 这 深 沉 静 默 的 4 天 4 夜

里，红军官兵从 8 个主要渡口分批渡过

于都河。这是改变中国革命前途命运

的关键一步。

90 余载光阴流转，两份绝密行军计

划 留 存 至 今 ，成 为 那 段 历 史 真 切 的 见

证。当年红军涉水夜渡的于都河面上，

新建起 5 座大桥贯通一河两岸，化作连

通发展、繁荣民生的康庄通途。红色血

脉顺着奔腾河水，一路向前，生生不息。

图①：《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

日行动日程表》；图②：《野战军南渡贡

水计划表》。两份图表均依据文物原件

重新制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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